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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关注“京晚江花”
把美文读给你听

深山行深山行
■■ 文/陈鹏飞

小寒最寒小寒最寒
■■ 文/怦然

冬至一过，一股股冷空气
携小寒节气一路小跑而来。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对小寒
解释是：“十二月节，月初寒尚
小，故云。月半则大矣。”大意
是小寒节气还不太冷，等到大
寒才算最冷。按常理，小不及
大，其寒冷程度要稍逊大寒。
但事实上，小寒比大寒还冷，
因为最冷时段“三九”处在小
寒节气中，正如谚语所说：“小
寒时处二三九，天寒地冻冷到
抖”；“小寒胜大寒，常见不稀
罕”。因此，小寒节气标志着
最寒日子已到来。

小寒带一个“小”字，看似
不经意，其实能量不小。萧萧
寒风以磅礴气势席卷大地，顿
时天寒地冻，寒得彻底。小寒
究竟有多冷？杜甫写道：“汉
时长安雪一丈，牛马毛寒缩如
猬。”李贺亦云：“霜花草上大
如钱，挥刀不入迷濛天。”我所
看见的是，清晨的霜花在一轮
朝阳映照下，愈发洁白晶莹。
原野疏朗开阔，水杉、银杏、法
国梧桐树叶尽落，曾经绚丽的
风景变得萧瑟起来。但高大
的香樟树依然绿荫如盖，带动
田间一垄垄冬麦和油菜，抖擞
精神，青翠中蕴藏生机。

小寒时节，一枝梅让寒冬
有了明媚、有了意趣。“天向梅
梢别出奇，国香未许世代知。
殷懃滴蜡缄封却，偷被霜风折
一枝。”能在小寒中舒枝绽蕊、

凌风吐芳的，惟有蜡梅了。蜡
梅非梅类，清初《花镜》载：蜡
梅俗称腊梅，一名黄梅，本非
梅类，因其与梅同放，其香又
近似，色似蜜蜡，且腊月开放，
故有其名。一株株蜡梅枝干
黝黑 ，弯曲遒劲 ，在风中摇
曳。缀满一朵朵花或绽放或
半开，一律小小的、透透的，犹
如涂了一层蜡，富有质感，弥
散清雅宜人的幽香。含苞的
甚是娇小，就那么一点点，仍
在承受风寒侵袭，着实惹人怜
爱。蜡梅爱雪，似乎是与生俱
来的情结。每当飘雪的日子，
任由寒风刺骨，蜡梅越发盛
开，那冰肌玉骨、疏影横斜的
风骨也越发凸显。蜡梅也爱
古建筑，当黄艳艳的花遇上一
段深红墙、一处鱼鳞瓦、一座
小亭台……花像怀春的少女，
眼神那么深情，流露出特有的
气质和神韵。

孩提时，冬天比现在更冷，
哈气成雾，屋檐下总挂着冰锥，
长长短短。那时条件艰苦，虽
然穿着母亲做的棉袄棉裤，看
起来似乎很保暖，其实是“空
心”的，因为衬里的衣服不保
暖，寒风从衣领、袖管、裤脚直
往身上钻，冷意逼人。教室窗
户用薄膜遮挡，被风吹得哗哗
作响，双脚冻得发麻。一下课，
同学们就玩起斗鸡、跳绳、踢毽
子等。最热闹的是“挤油渣”，
大家紧靠着墙依次排成一排，

使劲往墙角挤。在挤的过程
中，被挤出人墙者，又赶紧到队
尾继续往前挤。大家乐此不
疲，身上也暖乎乎的。

大雪节气时腌制的肉类，
可以尝尝了。小寒这天，老家
有吃菜饭习俗。把青菜、咸肉
片、香肠等在油锅中稍稍翻炒
后，在煮饭时加入，便成了香
喷喷的菜饭。霜雪打过的青
菜特别甜，青菜多选用棵矮、
梗 白 、头 大 、心 黄 的“ 矮 脚
黄”。烧熟后的“矮脚黄”，菜
叶鲜嫩碧绿，菜梗洁白酥烂，
菜心柔软滑嫩。青菜与肉、米
掺和在一起，煮着煮着，香甜
的气味满屋缭绕。一口下肚，
香鲜可口的滋味，至今念念不
忘。有一次，母亲告诉我，以
前家里买不起肉，在菜饭里埋
一勺猪油，吃起来也很香。

年味一天天渐浓。儿时

记忆中，乡下的集会开始热闹
起来，乡亲们陆续为过年做准
备。我屁颠屁颠地跟在父母
后面去赶集，添置一些碗筷茶
杯，挑几副春联，买几张年画，
鞭炮是少不了的。我最关心
的是买布料做新衣服。有一
年我家经济条件有所好转，母
亲买了好多布料，把裁缝师傅
请到家里，为我们兄弟姐妹每
人做了一身新衣服。除了这
些，乡亲们用石磨磨豆腐，几
家人合在一起蒸包子，炊烟袅
袅升起，屋内热气腾腾，氤氲
中已闻到年味。

“小寒料峭，一番春意换
年芳。”经历了最寒冷的时候，
也意味着将迎来又一度的春
暖花开。撩开小寒的门帘儿，
即便寒风扑面，仿佛已看到春
的影子，禁不住憧憬起阳光明
媚、花红柳绿的春天了。

镇江的山，比方说，南山，
其实是算不上深山的。

国人印象中的深山，似乎
都在边远地带，比如秦岭祁
连，昆仑长白，不光要有崇山
峻岭和绵延千里的特征，最好
还能有藏着座山雕的林海雪
原相伴，那，仿佛才能叫深山
老林。而对江南水乡，山本来
就少，再加上又都不高，很难
让人想到，自己的身边也有深
山。

从九华山路中段一处加
油站的绿道走进南山，还是第
一次，远处的几个山头以及一
个直插天空的电视塔，似乎正
期待着爱人和我，而这远与
近、高与低的空间对比，一下
子给人以曲径通幽之感。瘦
长的绿道上空无一人，这倒给
了阳光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
它们越过山头，穿过丛林，均
匀洒在路面上，亮亮的，暖暖
的，金黄的，山风停止了流动，
寒冷也止住了脚步。

可是，山坡上的梅花却不
愿消停，都没先打声招呼就兀
自开了，花朵稀疏得很，在一
棵极大的树上，竟只在一个枝
头的顶端挂了一朵，就一朵，
我不知道这是造型设计，还是
养分不足，可也怪，我丝毫不
嫌其少，也许，轰轰烈烈、花团
锦簇是一种壮观的美，而一枝
独秀、一花怒放更是一种冷傲

的美。
路的尽头，是个转角，斜

着向山上去的模样。人们常
说，转角处充满爱，果不其然，
路旁的草丛里卧着一方巨石，
上面用篆书刻着“幽栖古道”
四个字，边上的木板上介绍
说，清代画家周镐的京口二十
四景图中，有“岘山策蹇”和

“九华层云”二景，对此，我不
熟悉，倒是想起一位镇江籍大
学生写过此古道的上佳散文，
今机缘巧合，竟寻得了它的入
口。

沿道而上，脚下全是碎
石，大小不一却也码排得紧
密，路中间不时有大尺寸的光
滑石块冒出来，上面被车轮轧
出的凹痕清晰可见，很像是西
津渡“一眼看千年”的那段石
坡，岁月的沧桑，总是被那车
轮、古道及其上的故事所记忆
和传承。

也许是这疫情影响，古道
上也空无一人，四周空荡荡
的，寂静得很，没有蝉噪林愈
静的对比，没有但闻人语响的
跟随，只有头顶的阳光如贴心
书童般陪伴，脚向前一步，那
影子也跟着往前挪一点。

真未承想，镇江还有这般
幽静之地，并不高大的山里能
有深山老林的味道，她让你放
松，让你沉醉，甚至还让你幻
想这周边是不是有把躺椅正

在等着你。于是，便四处张
望，便抬头仰望，只是那太阳
明晃晃的，依如夏日般刺眼，
逼得你低下头，继续前行。

没走几步，忽觉一抹红色
闪进眼中，古道上竟隔三岔五
散落着小红花，叫不出名字，
倒是那副冻蔫了的模样让人
怜悯，这定是某些前行者的随
手之作，虽说这“天女散花”为
古道添了些靓色，也给后来者
些惊喜，可我却无法报之以谢
意。山、水、林、草、虫、鸟，以
及那阳光、空气和雨雾冰雪，
总是融为一体，它们变着花样
来迎候天南海北的游客，可，
总无法避免某些破坏者。这
有点像是剧情，一个人是那样
用心对另一个，可反过来却未
必。

深山藏古寺。宋徽宗曾
以此命题作画，夺冠的作品
是，一位老和尚在清泉下用瓢
舀水进桶，这和用蝴蝶追逐马
蹄来反映踏花归来，用水中摇
尾的蝌蚪来展示蛙声一片，有
着异曲同工之妙。国人不大
喜欢过于直白，更偏爱含蓄，
要的就是那个味道。

庆幸的是，在这并不高大
的南山里，还真藏着一座古
寺，也让这山的味道更加自
然、醇厚和多元。

一脚从古道尽头踏上地
面，左手边就看见香火在缭

绕，而正对面，便是高崇寺。
对这个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
寺庙，我们并不陌生，每年银
杏叶黄的时节，都会来打卡，
只是，这次有了古道之行的铺
垫，更对它 1300多年的历史有
了新认知，也多了分好奇，古
道石板上的那些凹痕最初可
是建寺时的车夫们所为？

从高崇寺右转下山的路
很熟，台阶一个接着一个，两
旁还有彩条飘动，美得很，只
是，再次踏上绿道时，是向左
还是向右走，已有些迷糊了。
跟着爱人前行，可我几乎没停
下“走错了”的质疑，也不能
怪，走了足有半个小时，沿着
山转了那么大一个圈，可仍迟
迟不见来时路。正当自己要
把“南辕北辙”四个字脱口而
出时，猛地发现，刻着“幽栖古
道”的巨石，就在眼前。

那一刻，我赶紧把四个字
咽了回去，也正是在那一刻，
历经峰回路转的自己似乎有
种顿悟：原来，这南山，是一座
标标准准的深山啊！

带着欣赏的目光，别那么
苛求，总能于那惯性思维之中
收获惊喜。

好好地爱这山，爱这城，
爱这里的一切，它们也许算不
上“深山”，但却全力把最好的
一面呈现给你，真能无动于衷?


